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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与宿敌联手25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在南京机场，我先给看守所的姚天
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烟烟目前还在
羁押中，让我下午去看守所附近找他。
姚天还说，现在快进入流程了，想让烟
烟安然无恙，只能劝戴鹤轩撤诉。

我放下电话，找了辆汽车直奔看守
所，结果到了那里人家午休，大铁门紧
闭。我无可奈何只能先在附近转悠，忽
然背后有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许
愿，你等等。”我听声音有点儿耳熟，回

头一看，全身的血液霎时都凝固了。
药不然站在我身后，笑眯眯地看着

我，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走吧，我请你吃午饭，咱俩慢慢

说。”我沉着脸，跟在他身后，强忍住想
扑上去一刀捅死他的冲动。

我们走过一个小公园，到了一条狭
窄的小巷子里。小巷子的尽头是另外
一条马路，在快拐弯的地方有一家卖鸭
血汤的小店。这个小店其貌不扬，但门
面特别整洁。药不然冲我做了个邀请
的手势，然后自己先进去了。

我们坐下来后，药不然说：“我这次
来是找你帮忙的。算了，我这人嘴笨，
还是让他直接跟你说吧。”

“谁？”
药不然没吭声，这时我的手机突然

响了起来，我接通了电话，电话里传来
一个苍老而疲惫的声音，是老朝奉。

只听见老朝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说：“哎，你仔细想想，五脉被整得灰头
土脸，我又何尝不是？成济村的产业我
经营多年，梅素兰也是好不容易才请到
的大国手。这一下子被警察突击曝光，
全砸了。而且警察顺藤摸瓜，这条线上
有不少人都被捕了，我也是损失惨重。”

老朝奉这么一点，我有点回过味儿
来了。

如果整个阴谋真的不是老朝奉主
使的，而是第三方，那么很多疑问就迎

刃而解了。
这个“第三方”派钟爱华在郑州引

导我去破老朝奉的产业，又通过某种手
段让素姐说出一句关键的谎言。素姐
说的九成都是真实的，她只在一个地方
撒了谎，那就是指出《清明上河图》的鉴
定者是老朝奉。结果我深信不疑，指出
《清明上河图》的破绽，他们再将舆论造
出来，不仅把五脉推向绝境，老朝奉也
元气大伤。

“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你还看不出来？谁得利最多，

谁嫌疑最大。”老朝奉的声音沙哑。
“百瑞莲？”
“不错。仇深莫过于断人财路。刘

一鸣搞本土拍卖行，意在把持国内古董
交易大盘，自然就成了人家必除之而后
快的眼中钉。”

只有恶人才了解恶人，老朝奉果然
比我和郑教授看得更为深入。他们图
谋的不是《清明上河图》真品，而是整个
中国古玩市场啊。

“把烟烟弄出来，我再考虑合作的
事，否则一切免谈。”我说。

“好。具体的事情，你去跟小药商
量吧，我的资源他可以全权调动。记
住，事成之前你可不能对小药动手。”

我看了一眼药不然，勉强地答应
下来。

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药不然不

敢跟我并肩而行，就跟在后头絮絮叨叨
地说：“要救烟烟，说简单也简单，说不
简单也不简单。这还要看戴鹤轩的态
度，如果他答应撤诉，一切都好说；如果
他要坚持起诉，以他在南京的影响力，
我们去找警方说情也没用，人家一句照
章办事就给挡回来了。”

“黄克武让我带了一枚大齐通宝。”
我说。

药不然吹了声口哨：“大手笔，就是
不知那家伙吃不吃这一套。”

我们回到街心公园，练功的人已经
散去，我给姚天打了个电话。没过多
久，一个年轻人走过来。

我们到了看守所。姚天让我们在门
口等着，他进了办公室穿好了制服才出
来跟我们说，已经帮我们填好了表格，可
以去见见黄烟烟，但时间不能太久。

我们两个走过一条长廊，进到见面
室。很快一名女警带着烟烟进了屋。
烟烟穿着一身囚服，头发散乱，但精神
还好。她先看到我，眼睛一亮，快走了
两步，然后发现我身旁还站着药不然，
表情从惊喜转为惊愕，继而变成愤怒。

药不然伸手冲她打了个招呼，烟烟
一点没客气，大声喝道：“滚！”然后一屁
股坐到椅子上，对我劈头就问：“怎么他
会跟着你？”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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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喝酒赔不是

遇到这位总监大人，我才明白“吹
毛求疵”是一个无止境的事业。譬如
我与他的第一次交锋，他指责我们用
的是皮尺而不是钢尺，因为皮尺拉长
以后有弹性，影响测量结果。钢尺的
误差的确比皮尺小，可是，我们不过是
在量三四米的围堰而已，完全可以无
视两者的差异。

同事们都知道他不好惹，一个劲儿

地解释皮尺是可以凑合着用的，承诺下
午就去购买钢尺，但总监大人不依不
饶，态度反倒越来越强硬。我在监理公
司待过一年，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料
员，但也到过几个工地，走马灯似的侍
奉过七八位总监，积累的经验已经相当
丰富。

“不换了，就用这个测量。”我说。
总监怒目圆睁：“你说什么？”
我没有避开他的目光，说：“你要是

觉得测量数据不准确，可以自己拿钢尺
来复验，至于我们用什么尺子测量，不
劳你操心。”

这几天总监仗着业主在后面撑腰，
一直飞扬跋扈，他没有想到突然有人杀
他的威风，一时间又急又恼，竟然有些
口吃：“那，那，那要是复验有，有出入，
怎，怎，怎，怎么办？”

“那，那，那，那就下，下，下个通知
单呗！”我也学他的口吃。

总监摸不清我的底细，又不敢和年
轻人翻脸动手，只得在众人幸灾乐祸的
嘲笑声中走了。他堂堂一个总监，亲自
跑到工地上纠结一把卷尺是皮的还是
钢的，绝不是什么工作态度严谨，而是
借题发挥，试图树立自己的权威，等三
把火放过了，照样和其他总监一样贪婪
无度。倘若现在不把他的气势压住，以
后他必定变本加厉，我们的日子也不会
好过。

总监怀恨在心，随后又挑我们的
刺，但我熟悉监理公司的行事路数，在
老刘的默许下打着太极。他这样张狂
无非因为有业主撑腰，那我偏把火苗引
到业主那边，业主越是着急办什么事
情，我越是要严格奉行监理所提的“规
范”，能拖则拖。

几个回合下来，业主方渐渐地失去
耐性，终于出面协调监理和我们之间的
矛盾。

一天，我们在小镇的海鲜馆做东请
客，总监一进门看见我，脸一下子拉得
老长，但还是在我的对面落座。老刘对
我使一个眼色，我赶紧给诸位老总和前
辈倒酒，态度谦卑得如同皇宫里的小太
监，包厢里其乐融融。

而后，抛开职位和辈分，每个人都
以兄弟相称，然后拼命地将对方往死
里灌。

这就是虚伪的社会。
“孙总，我这人没什么见识，很多地

方做得不到位，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
情，希望您大人不记小人过。今天咱俩
坐的是对门，这也是缘分，这杯酒我敬
您，算是赔罪。”

孙老头也赶紧笑脸相迎：“这话说
得见外了，咱们都是为了工作嘛，各为
其主。工作中的矛盾都不是矛盾，我们
还是朋友兄弟，以后互相配合、齐心协
力把这个项目干好。”

“好！这杯酒我先干！孙总您
随意。”

孙老头正要阻拦，我已经仰脖一饮
而尽，他只得端起酒，分了三口才艰难
地喝了进去。他已经年过半百，又是空
腹，一杯白酒下去，整张脸陡然变得通
红。在座的人都知道他很痛苦，却还是
冷眼旁观，直到他完全喝下，才虚情假
意地鼓起掌来。

“孙总好酒量！”
“爽快人！”
我也适时地向孙总监拱手，感谢他

给我面子。他在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男
人，拥有孝顺他的儿女和心疼他的妻
子，每天都叮嘱他注意身体。他在这里
却是孙总监，我们灌他酒的时候绝不会
在意他是谁的慈祥父亲、谁的恩爱丈
夫，就像他刁难我的时候也不会在意我
是谁的宝贝儿子、谁的亲密情侣一样。

那天孙总监被我们灌高了，烂泥似
的摊在桌子底下，我们一边嬉笑着，一
边把他丢到宿舍的床上。而我伤敌一
千，自损八百，回去后也吐得昏天暗地，
掏出手机一看，凌一尧发来短信说：“喝
酒伤身，你少喝一点，尽量不要喝。”

我不禁苦笑一声：孙总监会不会也
收到家人这样的短信呢？

这就是社会，谁也不必同情谁。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